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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

10月，毛泽东专门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

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经毛泽东提议由郭沫

若题写，1976年复刊后的刊名题字在征求毛泽

东的同意后，从其1962年给《人民文学》主编的

信件中集字而成。《人民文学》的历任主编为茅

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张光年、李

季、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李敬

泽、施战军。《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

键的文艺阵地，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负责对作

家提出创作上应该遵循的思想方针与艺术路线，

对作家创作的基本立场、题材范围、表现对象、风

格类型、审美形式进行引导与规范。《人民文学》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

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民文学》

既是期刊样板和规则制定者，又要承担更大的责

任和更重要的使命——出人才出精品，推动文学

持续的繁荣。

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格局中，中国作家协会对

文学秩序的生成与维护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省市级文学期刊几乎都是仿照《人民文学》的办

刊路线。作为同时具备组织、引导功能和权威性

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从创刊以来其总体定位

为发表艺术精湛、技巧娴熟的优秀作品的高端平

台，代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准。只要翻阅70

年的《人民文学》，不难发现这本刊物就是中国当

代文学史的浓缩版，那些具有标杆意义的杰作和

先声夺人的领潮之作荟萃其中，珠玉满盘，令人

目不暇接。

20世纪50年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审美上别具一格；赵树理

的《三里湾》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中间人

物”的塑造，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蒙古族英雄史

诗《嘎达梅林》、撒尼族长诗《阿诗玛》从多民族文

化的宝库中开掘出具有持久魅力的文学宝藏；还

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和孙犁的《铁木前

传》，其中鲜活的人物至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60年代，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陶渊

明写挽歌》《广陵散》、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

的《赖大嫂》等作品，从不同向度回应现实，推开

了一扇扇穿越时空的精神之门。

新时期初期是《人民文学》的爆发期，激情燃

烧，用文学想象点燃思想的火炬，点燃报国的情

怀。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破冰船，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标举科学精神的灯塔，

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重塑了军事文学和战争想

象，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对城乡关系进行敏锐

的观察与睿智的沉思，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以忧伤的诙谐反思社会的浮沉与人性的异化，还

有周立波的《湘江一夜》、张弦的《记忆》、何士光的

《种包谷的老人》和《乡场上》、王蒙的《春之声》、李

国文的《月食》、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汪曾

祺的《故里三陈》、陆文夫的《围墙》……这简直是

流转不息的精神盛宴！这些在文学史教科书中和

大学课堂上经常被讨论的作品，组队从《人民文

学》的平台走入读者的内心，汇入时代的涛声。

进入80年代中期，谌容的《减去十岁》、林斤

澜的《矮凳桥传奇》、张炜的《一潭清水》、贾平凹

的《黑氏》各领风骚，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

《孩子王》、李锐的《厚土》、郑万隆的《老马》等作

品为“寻根文学”开山筑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

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

我》、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残雪《山上的小

屋》、莫言的《红高粱》《欢乐》和《爆炸》、余华的《鲜

血梅花》、格非的《风琴》等作品为“先锋文学”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刘震云的《塔铺》《官场》和方方的

《白雾》是“新写实小说”的重点作品。在鲁迅文学

奖设立以后，不妨来看看《人民文学》首发的获奖

作品：第一届——阿成《赵一曼女士》、陈世旭《镇

长之死》、何申《年前年后》、李国文《涅槃》，第二

届——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和鬼子《被雨淋湿

的河》，第三届——毕飞宇《玉米》、孙慧芬《歇马山

庄的两个女人》、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王光明和

姜良纲《中国有座鲁西监狱》，第四届——田耳《一

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喊山》、郭文斌《吉祥如

意》，第五届——王十月《国家订单》，第六届——

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第七届——肖江虹《傩

面》、弋舟《出警的日子》。当然，还有更多没能获

奖的佳作，如群星错落，闪烁七彩光芒。

《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中短篇小说

重镇，受篇幅限制，长时期只能对长篇小说割爱。

《人民文学》曾经以节选的形式发表过赵树理的

《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老舍的《正红旗

下》、茅盾的《锻炼》、邓一光的《天堂》等长篇小

说，直到2007年第10期才首次完整刊发第一部

长篇小说——麦家的《风声》，此后依然是优中选

优，推出的长篇小说数量极少。以2010年为例，

发表的长篇小说仅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张翎的《金山》、刘亮程的《凿空》、陈河的《沙捞越

战事》、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而且

大部分是节选，完整刊发的每年往往只有两部左

右。令人惊叹的是，《人民文学》首发的长篇小说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毕飞宇的《推拿》、李佩甫的《生命册》、徐怀中的

《牵风记》、陈彦《主角》。2019年获得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的有赵德发的《经山海》和陈毅达的

《海边春秋》。长期的短板如今不断出彩，已然有

领军风范，显示出《人民文学》的深厚底蕴与强劲

实力。在诗歌文体方面，随手翻阅，就能看到艾青

的《光的赞歌》、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高速

公路》、郑敏的《秋的组曲》、叶延滨的《黄土谣》、

北岛的《宣告》《自昨天起》、顾城的《给安徒生》、

杨炼的《飞天》、海子的《麦地与诗人》、昌耀的《青

铜之美》、章德益的《西部诗稿》、于坚的《事件与

声音》、翟永明的《静安庄》、西川的《虚构的家

谱》、张枣的《空白练习曲》、欧阳江河《最后的幻

象》等，这些诗作与时代进程同频共振，为我们保

留了中华民族心史的图谱和作家个体情感的琥

珀。至于散文，茅盾、沈从文、巴金、丰子恺、冰心、

萧军、郑振铎、李健吾、秦牧、袁鹰、周瘦鹃、范烟

桥、孙犁、梁衡、周涛、余秋雨、王充闾、苇岸、祝

勇、庞培、刘亮程、周晓枫、李娟等作家不同时期

的作品，既显示了编者的包容，又显示了不同世

代变化的文心与不老的真诚。还有老舍、郭沫若、

曹禺、夏衍、陈白尘等作家的剧本以及何直（秦兆

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都在文

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余响袅袅不绝。1978

年，《人民文学》刊发了新时期第一篇科学幻想小

说——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这个新颖的

小说类型如同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向“科学

的春天”献礼。2010年第2期，《人民文学》开设

“非虚构”栏目，和50年代的“特写”遥相呼应，敏

锐地把握了涌动于现实地层之下的审美潜流，以

此“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发掘“这其中潜

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

多种文体争奇斗艳，全面开花，这种景观是

《人民文学》超群出众的独家本领，延续了在“百

花时代”奠定的特色。“百花文学”的大多数代表

性作品都刊发于《人民文学》。“百花文学”几乎覆

盖了所有文类，小说、特写、诗歌、杂文、话剧、评

论等多种文体都涌现了特色鲜明的佳作。各种文

体形成内在呼应，从不同角度关注现实问题，都

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内在灵魂，又能够发挥不同文

体各自的优势，相映生辉。值得注意的是，“百花

时代”《人民文学》封面百花争艳的系列图案，在

某种意义上成了“百花文学”的一种精神象征。事

实上，《人民文学》正是新中国文坛上最为夺目的

一座文学花园，其中展示的文类风格、语言方式、

主体选择，都浓缩了各个时期的文学精华。

《人民文学》不仅是领潮者，还是文学新生力

量的持续发现者。茅盾在《创刊词》中就对文学普

及和人才培养功能有专门的阐述：“积极帮助并

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

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

众中新的文学力量。”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而言，

文学期刊对潜存的文学可能性的发现，比追捧名

家力作具有更加值得称道的文学史意义，发现文

学的新生力量是编辑工作的创造性的集中体现，

其前瞻性成为文学波涌不息的活力源泉。《人民

文学》从来不缺名家的追捧，编者对此也有清醒

的自觉。1985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有言：“有人

讥讽《人民文学》是‘名人文学’，它可能反映了我

们工作中的某些不足。我们将努力改进，但这绝

非编者的初衷，也不尽符合事实。”正如编者在

1994年12期的《江山代有人才出》一文中所言：

一家能够引领文学潮流的文学刊物，应当是“老

一代名家青春永驻、迭长新枝的百花园，是创作

队伍主力军龙腾虎跃、大显身手的演武场，是文

坛新秀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点将台”。

新时期初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张承志的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莫伸的《窗口》、王亚平

的《神圣的使命》、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叶蔚

林的《蓝蓝的木兰溪》、王润滋的《内当家》、柯云

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北岛的《宣告》、顾

城的《给安徒生》都是这些文学新人的成名作。从

1984年到1986年，中国文学呈现出百舸争流的

新气象，多种风格的交相辉映打破了齐声合唱的

单调与沉闷，新人辈出的态势更是激发出文学创

造的勃勃生机。这一时期，阿城的《树桩》和《孩子

王》、李杭育的《土地与神》和《草坡上那只风筝》、

乌热尔图的《堕着露珠的清晨》、梁晓声的《父

亲》、张炜的《一潭清水》和《海边的雪》、张辛欣的

《回老家》、蒋子丹的《昨天已经古老》和《今夕是

何年》、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为热闹的文坛

吹入清凉的新风。贾平凹这一阶段发表于《人民

文学》的重要作品有《秦腔》《黑氏》《龙卷风》，此

前他还发表了《鸟窠》《夜籁》《小城街口的小店》

《连理桐》《黄陵柏》，1982年和1983年各发了两

篇，成了《人民文学》重点关注的青年作者。王安

忆最早在该刊发表的作品是《从疾驶的车窗前掠

过的》（1980年 6期），随后陆续发表了《窗前搭

起脚手架》《我爱生活》《麻刀厂春秋》《阁楼》。铁

凝在1982年7期发表了《短歌》，随后相继发表

《构思》《银庙》《近的太阳》。这些重要作家大多凭

借其具有审美冲击力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开放

的空间中展示卓尔不群的艺术追求。尤其值得称

道的是，作为“现代派”前卫的刘索拉的《你别无

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作为先锋文学代

表作的《红高粱》、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

《喜玛拉雅古歌》、洪峰的《生命之流》、孙甘露的

《我是少年酒坛子》，显示出《人民文学》的敏锐眼

光和非凡远见。

在发掘新生代作家时，《人民文学》既重视作

品，也力推作家，用跟踪性的扶持来推动其艺术

探索。从1993年到1998年，《人民文学》对新生

代作家的推举具有系列化、规模化、点面结合的

特点。韩东、朱文、鬼子、李冯、东西、徐坤、李洱、

毕飞宇、邱华栋、丁天、鲁羊、刁斗、红柯、荆歌、

徐小斌、海男频繁亮相，展示新的灵感、才情和活

力。1998年设立的“本期小说新人”栏目推出了

部分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入选“本期新人”

的作家有周洁茹、徐庄、艾伟、戴来、魏光焰、石舒

清、陈继明、朱文颖、张弛、谢宏、刘玉栋、李浩、王

方晨等，像艾伟的《乡村电影》、石舒清的《清水里

的刀子》、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均出手不

凡。2002年新设的“新浪潮”栏目专门推出首次

在该刊露面的新人，2002年 9期推出重点发表

新诗人作品的“诗歌特大号”，2003年又推出年

度性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5年开始和

《南方文坛》联手推选“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

2007年11期推出“青年作家特大号”。2017年开

设的“90后”栏目陆续推出崭新的文学面孔和充

满锐气的新作品。2016年第9期“青年小说展”

的头条作品是肖江虹的《傩面》，编者在“卷首”中

流露了执著于发现的热情与责任感：“本期的‘青

年小说展’，显现了年轻作家表达文心、世相、成

长、奇幻等多方位上的多彩多元的艺术能力。我

们为他们的创造而感佩，为他们的厚实而欣慰，为

他们的才华而点赞，为他们的清新而欢悦，更为他

们未来无尽的可能而心怀羡慕和热望。”正如施战

军在杂志创刊65周年之际所言：“在老作家苍天

大树般的荫庇下，希望开出新的妍丽花朵来。”

可能性与文学的未来视野密切相关，不断成

长的新人是文学保持活力的源泉。作为领潮者，

《人民文学》必须高瞻远瞩，对新生力量的发掘是

用文学预见编织未来文学图景，而且对于中国文

坛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义。作为发现者，《人民文

学》为自身发展注入连绵不息的后劲与艺术潜

能，以后浪推动前浪，激活文坛的创造激情与创

新活力。艾青在1986年2月为《人民文学》题写

卷首语的时候，有这样的形象表述：“蚕在吐丝的

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人民文学》

的编辑确实以吐丝的形式苦心经营，经过几代人

薪火相传的努力，编织出中国当代文学绚丽而壮

观的历史长卷。

新中国文学的领潮者和发现者新中国文学的领潮者和发现者
□黄发有

（上接第1版）黄坤明强调，要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力宣传“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念，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宣传建设美丽中

国取得的欣喜成效，涵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引导农民群众依靠勤劳智慧创造更

加幸福的生活。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系统进行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

和保护工作，深化良渚文化研究，不断加深对五千年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认识，传承历史文

脉、增强文化自信，切实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坤明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已进入扩大覆盖、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要把中心建

设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紧紧抓在手上，着力构建整合化平台、建设

常态化队伍、打造品牌化活动、开展精准化服务，大力创新工作体制机制，激发群众积极性创

造性，推动文明实践蔚然成风。

1949年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

协会前身）在北平中法大学成立。上午，丁玲主持大会，茅盾致

开幕词，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下午，会议讨论通过了中

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案，并进行了选举。7月24日上

午，大会选举常务委员会21人，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

副主席。最后，郑振铎致闭幕词。

新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

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章程第

三条规定了宗旨：团结全国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学工作者在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

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

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文学而奋斗。章程第十

七条规定，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下设编辑出版部，负责编辑并

出版刊物、丛书与资料等。

7月29日上午，新成立的全国文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机

关召开第一次常务会议。会议决定由艾青、钟敬文、何其芳负

责编辑部（后为艾青、靳以。编辑部人选原有丁玲、欧阳山，后

去掉了）。丁玲临时提议，应在文联内设立全国编辑刊物委员

会，并拟请茅盾兼任主任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人民文学编辑委

员会。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登了《全国文协

出版〈人民文学〉》：“【本报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顷决

定出版月刊一种，定名为“人民文学”，由茅盾、欧阳山、冯雪

峰、艾青、何其芳分任编辑委员，茅盾任主任委员，社址已觅定

北平王府大街多福巷十六号（“华北文艺”社旧址），现正积极

筹备中，闻十月一日即可与读者见面。”

这里面透露出时间和地点两个重要信息。“人民文学”准

备于10月1日与读者见面，这份筹备中的第一个全国性文学

期刊，准备向新中国成立献礼。从地点上看，多福巷16号是原

《华北文艺》编辑部所在地（后来又成为丁玲的宿舍）。《华北文

艺》于1948年12月25日在河北石家庄创刊，是文艺月刊，主

编欧阳山，由华北文艺界协会编辑部编辑。1949年5月1日迁

往北平，7月1日出至第六期终刊。第六期上刊有《中共中央致

文代大会贺电》《文代大会电中共中央暨毛主席致敬（电）》原

文。《华北文艺》编辑秦兆阳、王燎莹又都成为创刊后的《人民

文学》编辑。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给茅盾写信：“雁冰兄：示悉。写

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

写，不宜要我写。”这是茅盾请毛泽东为《人民文学》题写封面

刊名，毛泽东给他的回信。毛泽东虽然没有题写刊名，却为即

将创刊的《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毛泽

东的题词，确立了《人民文学》权威的历史地位和神圣的社会

职责。

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首期出版，这是全国性第

一份文学期刊，刊名由郭沫若题写（1976年复刊后的刊名题

字经毛泽东同意改用毛泽东题字）。编辑者是“中华全国文学

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地点没有设在多福巷16

号，而是设在文协机关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主编茅盾，副

主编艾青。

成立于1948年的出版工作委员会，是负责接收北平乃至

全国出版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它决定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批

中央级期刊只有9种，文艺方面的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

而《人民文学》是唯一专门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人民出版社

和新华书店分别承担了《人民文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1951年，《人民文学》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1月，《人民文学》不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营，改由

《人民文学》编辑部自己发行。1958年8月1日，成立于1953

年的作家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开，成立单独机构，划归

中国作家协会领导。1980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将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的三个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交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发行。

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在凝视出发点中重温初

心，在回望来时路中铭记使命：“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正

如茅盾所说：“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

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

文学。”正如巴金所言：“它会来，它一定要来……要迎来一个

灿烂的黄金时代。”正如铁凝所祝福：“未来它会站得更高，走

得更远，它将和时代与人民一道，迎来更壮丽的风景！”

1949年创刊的《人民文学》
□王 军


